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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捐款
袁振华

曼曼妈刚一进门， 曼曼就冷着脸问：“又
去陈瘸子那去了？”

曼曼妈答：“你陈伯伯这次病得严重，医
生都不给治了，怕是日子不多了……”

曼曼一听更气了：“他病得严重不严重跟
你什么关系？放寒假一个礼拜了，天天见你往
他那跑。镇上人风言风语这么多年，你就一点
不避嫌！”

“我有啥好避嫌的？我们一个未娶一个未
嫁的，我需要避什么嫌！我根本不在乎别人说
什么，我只在乎你的感受！曼曼你好好想想，
这么多年，陈伯伯帮了我们多少！”

“谁让他帮了！ 你觉得他是在帮我们，我
觉得他是在趁人之危！”

曼曼妈一听女儿越说越不像话， 气得高
高举起手，但看着曼曼倔强地扬起的脸，又颓
然把手放下。

曼曼说的陈瘸子， 是镇东头收废品的陈
庆坤。

他先天跛脚，家里又穷得叮当响，所以年
轻时没讨上媳妇。因为残疾，他种不来田也打
不了工，又没本钱做生意，只能以捡废品为生。

后来有了一点积蓄， 就在镇东头开了一
家废品收购站。收废品本小利大，没过几年竟
然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有钱户。

曼曼爸本是镇上小学的教导主任， 在曼
曼读小学的时候就患上了尿毒症， 一周一次
的透析掏空了家底，还欠下一大笔债，病还是
没治好， 最终曼曼爸还是带着对母女俩的无
尽牵念走了。

自那以后， 陈庆坤就时不时地帮衬着曼

曼母女俩。
陈庆坤老实憨厚，是真没想过趁人之危，

主要是他生性善良，觉得都是街坊邻居，能帮
一把就帮一把。

另外， 他也感念着曼曼爸生前对自己的
好。因为残疾，镇上的人多瞧不起他，只有曼
曼爸素质高，从没有轻看他，学校里每学期结
束都会有一些废旧作业本和试卷要处理，曼
曼爸从来没跟他要过钱，都是免费送给他。

但自古寡妇门前是非多， 镇上关于陈瘸
子和曼曼妈的风言风语就渐渐说开了。

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 自从有了那些
风言风语，本来心无杂念的两个人再接触时，
心里就有了异样的感觉。

于是，在风言风语的推波助澜下，两个人
还真渐渐生出情愫。

曼曼妈小心翼翼地征求曼曼的意见 ，曼
曼的反应惊天动地：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让一个形貌丑陋的瘸子， 来取代她心中儒雅
英俊的爸爸。

这件事，就这么搁下了。
两人也渐渐想开了：年纪越来越大了，要

不要那张纸好像也没什么要紧。
所以两人依然保持着交往， 只是都背着

曼曼。
曼曼考上大学的时候， 曼曼妈可犯起了

愁，虽说这些年在陈庆坤的接济下，也算衣食无
忧。可曼曼大学四年的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毕
竟曼曼爸当初治病欠下的债务才刚刚还清。

陈庆坤得知后， 送来一笔钱给曼曼用作学
费，结果曼曼接过钱就扬手一撒，落得满地都是。

曼曼傲慢地说，自己既然能考得上大学，
就能上得起大学， 不用某些居心不良的人借
着这个机会讨巧。

一席话说得陈庆坤讪讪而归。
曼曼上了大学才发现， 靠自己勤工俭学

赚取学费生活费还真没那么容易， 她一边学
习，一边课余做兼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专
业课就有点兼顾不上。

第一学期下来， 她居然有一门功课挂了
科，从小优秀惯了的她，这个打击可不小，回
家就在妈妈面前哭了一鼻子。

幸运的是，第二学期开学没多久，她就接
到学校通知，说她有一笔匿名捐款领取。

她惊诧地问捐赠者的姓名， 但学校答复
说对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从那以后，曼曼有了更多精力投入学习，
渐渐开始在班里崭露头角。

转眼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匿名捐款每月
雷打不动地打到学校账号上， 再由学校转交
给自己。

在曼曼的计划里， 凭着自己这么优秀的

成绩，毕业找份好工作应该也不难。她一旦工
作能挣钱了，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孝敬妈
妈，不让她再受那么多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
捐赠者，向他当面说声“谢谢”，并尽可能快地
归还这些钱。

可能是看多了小说，在她的臆测里，这个
匿名捐赠者一定也是一名儒雅多金， 心怀慈
悲的企业家。

可正当她这样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时， 自己不争气的妈妈还是这样和一个上不
了台面的瘸子不清不楚地拉扯着。

一番争执，母女俩都没有好心情，各自闷
闷地洗漱完正要上床睡觉， 这时一个街坊慌
慌张张跑进来：“不好了，曼曼妈，陈庆坤看样
子要不行了！”

曼曼妈闻言就往外跑，曼曼一把拉住她，
都这个时候了，曼曼妈没有工夫跟她理论，只
奋力甩开她，继续朝街东头跑去。

曼曼妈赶到的时候，陈庆坤已经合上了眼。
曼曼妈欲哭无泪， 只神情呆滞地抚摩着

陈庆坤已经冰凉的手。
邻居们在一旁帮着张罗后事， 追着妈妈

随后赶到的曼曼没有进屋， 只远远站在院子
里观望着。

这时，一个邻居惊叫一声，原来他从抽屉
里找到一沓汇款单， 上面写着曼曼学校的地
址和曼曼的名字。

曼曼听到，夺门而入，她一把夺过那些汇
款单， 那上面的确清清楚楚地写着学校的地
址和她的名字，只是备注里是匿名。

曼曼手一抖，汇款单纷纷扬扬撒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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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的智慧
陈 林

这几天，老家的南瓜成熟了，每次
休息回家， 我总要带几个回来做南瓜
饼，黄灿灿软糯糯的南瓜饼很受孩子青
睐，如果时间充足，还可以煮南瓜羹，放
点桂花点缀，瓜香浓郁，花香沁人，口感
绝佳。

农村家庭，只要家里有菜地，都会
栽几棵南瓜，因为它易成活，存储时间
长，菜荒的日子，它就成了餐桌的常客。
别看它现在很受欢迎，以前却是我们嫌
弃的对象，那时的烹饪方法单一，除了
油烧南瓜，就没有别的花样了，吃起来
有点甜味，粉是粉的，总觉得不太下饭。

它的叶子粗如草纸， 厚如帆布，藤
上长满了细刺，不是尖利的硬刺，是细
密像毛刷的软刺，稍不注意 ，就会被它
的毛刺扎到 ，皮肤上会留下红红的一
块 ，有诗云 ： “幼年挑逗南瓜蒂 ，却忘
叶茎皆举刺。 ”它的花却很漂亮，硕大
金黄 ，绚烂明艳 ，稀稀疏疏地开在蓬
蓬的藤叶中间 ，如众星捧月 ，宋代诗
人云 ：“金黄点蔓绽篱门 ，幽境生香月
舀盆。 ”

家乡的南瓜上细下粗，是标准的梨
形身材， 但它们一点也不羞于见人，总
是长在最显眼的地方，走进菜园，一眼
就看到金黄的大南瓜躺在绿叶丛中，一
副悠闲自得的模样， 它的皮坚硬如铁，
有一个个隆起的小疙瘩，像健身达人身
上的一块块肌肉，吃南瓜时，削皮要费
好大的劲， 我们更嫌弃它了， 母亲说：

“别嫌它皮厚， 厚皮才能防住外面细菌
的侵袭，存储时间长。 ”难怪每年南瓜摘
回来一直放到冬天也不腐坏， 母亲又
说：“南瓜不腐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的中心是空的，里面水分少，把它放
在通风的地方， 中心会变得越来越空，
果肉也变得越来越甜， 别的瓜果皮薄，
中心装满了果肉，水分较多，天长日久
就从中心开始腐坏。 ”

从那时起我有点喜欢南瓜了，喜欢
它的生存智慧，它坚硬的外皮，原来是
为了保护自己，就像人一样，有时脸皮
要厚一点， 不敏感于外界的风吹草动，
适当阻隔别人对你的负面评价，外壳坚
硬了， 自然不在乎外面忽至的拳脚，我
自抵御如常。 它的心是空的，才会经久
不腐，人心如果积压太多东西，也会拥
堵，慢慢放空自己，卸下那些无谓的欲
望与不甘，让心流通畅，一切运转如常，
身心俱健，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所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南
瓜的价值，它渐渐成了大家眼里的香饽
饽，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有一种贝贝南
瓜已经卖到 7 元一斤。 有一次过年去朋
友家，看见她家老柜上间隔摆放着三个
金丝南瓜，每一个南瓜旁边都放了一副
碗筷，一问才知道，这是当地近几年才
流行的风俗， 每家过年都用南瓜来敬
神，寓指寿比南山、长长久久。 我感慨于
南瓜的苦尽甘来，空心厚皮的南瓜终于
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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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

往事随想

父亲的石水缸
王小泗

在川北乡村，有一种老物件，它曾
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那就是手工石头水
缸。在我家，也有一个手工石头水缸，是
我父亲亲手制作的。

那一年， 川北地区遭遇罕见干旱。
从初春到仲夏，老天爷没有降过一次像
样的雨。 田地龟裂，溪沟断流，井水干
枯，庄稼接近颗粒无收。 住在半山腰上
的我们早早地就遭受到缺水的煎熬。母
亲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让父亲到
乡场上买一个陶器水缸，却不料在回家
的路上被一个踉跄摔碎了。母亲没说什
么，父亲却受不了，他知道家里再也拿
不出钱去买水缸了，但家里又急需要一
个蓄水的地方。

午饭后， 父亲背上铁锤和铁凿子进
了后山，他要用手工的方法制作一口石头
水缸。 经过肉眼观察和铁锤试探，父亲选
择了一块坚硬的“青石”作为水缸用料。

父亲摆开工具，开始制作水缸。 他
先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用铁锤和铁钳子
从“青石”里取出一块块石渣，慢慢地，
圆圈逐渐变成了圆形的水缸壁。再用铁
钳子修饰和打磨石头的边缘，让水缸边
缘更加光滑。 最后，他把水缸底部的石
头用铁钳子削平，几天后，一口石头水
缸就完成了。父亲又请来几个乡亲把石
水缸“八抬大轿”移到我家院子里一棵
大树下。 那一刻，母亲脸上露出了满意
而欣慰的笑容，父亲也跟着笑起来。

父亲的石水缸可以容纳 20 多担
水，按质量计算，大概两吨的样子。父亲
母亲白天在地里忙活，晚饭后便四处找
水， 当我们第二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水
缸已是满满的，用放在旁边的木瓢舀一
瓢喝一口，立刻就会爽到骨子里，从此
我们家就告别了断水。

这口石水缸不但是我们家水源的
保证，父亲还把水舀出来，浇灌花草。那
时候的我，总是很好奇，为什么水缸里

的水永远是满满的。 不会干涸？ 父亲总
是笑眯眯地回答我：“因为水缸是石头
做的，石头有神灵，会保证里面的水天
天都是满满的。 ”

当太阳落山时，石头水缸周围就会
变得非常凉爽，村里的小孩就会围着它
玩耍，大人们就坐在它旁边聊天。 这种
凉爽的感觉会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它成
了家人最喜欢的地方。

除了生活上的作用，手工石头水缸
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川北的
传统文化中，青石被视为“龙石”，龙石
代表着力量、 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与川北人民的性格密切相关。

父亲的石头水缸不仅仅是一个生
活用品，更是一个象征。 它象征着父亲
对家庭的关爱，也象征着家庭的力量和
温暖。 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和谐，也看
到了父亲的坚韧和勤劳。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生活
方式的发展，老家，家家都通了自来水。
手工石头水缸已经不再是生活必需品
了。 有一天，我在城市里突然想念起父
亲的石头水缸， 于是就打电话给父亲，
问他近况如何。 父亲告诉我，他每天都
会去水缸旁边坐坐，保证水缸里的水永
远清澈。 他还告诉我，最近他在水缸里
养了很多小鱼，他会在闲暇时在水缸边
上看鱼儿嬉戏。

听到父亲的描述，我仿佛就看到了
那一幅美景：父亲坐在水缸旁边，看着
水缸里的小鱼， 嘴角挂着幸福的笑容。
这个场景让我感到无比温馨，也让我更
加思念家乡的美好。

岁月流转，村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故去多
年。 然而，那个石头水缸却依然屹立在
我家院子的大树下，默默地守护着这片
土地。 它已经成为老家的象征，见证了
时代的变迁和村民们的生活点滴。

倚 窗 而 望
铜 胜

窗户有很多种，窗户也在不断地变
化着。 我喜欢看各式各样的窗户，也喜
欢站在一扇窗户的后面向外看，窗外有
物，有人，也有风景，所见到的，多是有
意思的事情。

喜欢看旧宅院里的老式木窗，还喜
欢看江南园林里的各式花窗。 当然，也
不排斥现代楼房中的落地大窗。 总觉
得，不同的窗户，各有各的好。 透过那些
窗户，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也看出不一
样的心境。 倚窗而望，是一件闲适而有
趣的事情，一个人倚窗而望时，眼神总
显出有些茫然，若有所思的样子。 倚窗
而望的人，看见了窗外的风景，也成了
一道倚在窗边的风景，都好。

家在小城，城在长江边。 长江边新
建了休闲绿道，绿道上设了一处阅读驿
站，是旧码头改建成的。 驿站里的阅览
室凌空于江面之上，三面都是落地的大
窗，空间通透。 窗前摆放着矮矮的布艺
沙发，临窗而坐，感觉很舒适，我喜欢一
个人去那儿坐坐。 多数时候，会带一本

自己喜欢的书去， 坐在临江的窗边，边
读书，边看风景。 长江南夹江的江面不
太宽，江面上往来的船只也不多，人深
陷在沙发里，视野就低了，这样望过去，
就有了江水浩荡的远意。 陋水而望的江
心洲，如一条绿色的飘带，漂浮在江面
之上，随波荡漾。 一江水，流老了多少闲
寂的岁月， 又有多少人曾经和我一样，
透过一扇窗， 静静地看着那一江东流
水。

三十年前， 走在屯溪老街上时，我
只是一个少年， 眼中的一切都是新奇
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旧的街道，
街上的青石板都是滑溜溜的，两边的石
板上还有车轮留下的深深辙痕。 临街的
铺面，木质的排门大开，楼上是一排木
质雕花的窗户。 我在屯溪老街上，边走
边抬头看那些让我着迷的雕花窗户，有
的窗户紧紧地关着，在阳光里，或是在
屋檐的阴影里， 那些雕花都清晰可辨
的，只是或明或暗一些而已。 有些窗户
是开着的， 还能看见窗后站着一个人，

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他们也在看着街
面上的行人，或者远望。 他们能望见什
么呢？ 能望见远处的山吗，能望见长街
之后的三江口吗，还是只能望见一方天
空和天空中云影雁阵。 他们倚窗而望的
身影，曾牵引着一个少年的目光。

去苏州，看园林 ，是存留心中一个
很久远的梦。 曾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很
多苏州园林布局造景成园的范例，读过
一些关于苏州园林的书，就一直想去看
看那些耳熟能详的园子。 在苏州，当你
真的走在那些园子里时，才能感受到那
些园林的好处妙处于万一。 园子里景观
的造与借，远与近，布局、结构、运用得
那样妥帖，仿佛不如此结构布局，就无
法安置一般，移步换景之间，就迷上了
那些园子。

在苏州园林里，最喜欢的是那些窗
户，既通透，又隔离，是构成园林景观的
要素，往往也是点睛之笔。 而在我的眼
里，园林里的窗户，不只是那些花墙、楼
阁上的窗户，那些亭、轩、廊、庑间，一切

可以用来构成取景框架的结构，我都视
之为窗。 我从不同角度透过那些窗户，
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一扇窗户里，能
看到四季，也能看到山川，能看到远处
的烟景迷蒙， 也能看到近处的花木扶
疏，能看到山重水复，也能看到柳暗花
明。 在苏州园林里，一窗能见多重景，一
窗也是一世界。

倚在窗前，也会看见一个故事。 在
绍兴的沈园里，我一抬头，透过一扇花
窗看见窗外的行人。 我在想，1151 年的
某一个春日，和丈夫赵士程同来游园的
唐婉是不是也透过其中的一扇窗，看见
独自前来沈园的陆游，那一扇窗，隔开
的是一段虽对面， 却难以相见的距离，
隔开的是十年的时间，也隔开了一段曾
经缠绵的情感吗。 我倚在沈园的花窗
前，只看见窗外的阳光在扶疏的花木之
上跳跃，窗外的行人匆匆。

倚在一扇窗前， 悠闲地看风景，也
看人事。 像卞之琳说的一样，你在窗前
看风景，你也是倚在窗前的一道风景。

当茶遇上水
黄绍祝

其实，我对茶并无研究，究竟何时喜欢上了茶，自己也
说不清。 不过如今，茶已成为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似
乎融进了我的血液，与我息息相通。

也许是写作的缘故，内心尤喜静处，茶的圣洁与清芬，
让我情有独钟。 当一个人面对一杯清茶时，心就会彻底放
下来，心如止水，慢慢地直到忘我，包括人生的功名利禄，还
有世间的凡尘琐事，都瞬间化为乌有。 那一刻，仿佛置身深
山老林，聆听百鸟鸣叫和落叶的声音，坐拥天地悠闲自在，
静观远方云卷云舒。

茶被誉为神奇的东方树叶。 当我站在青绿的茶树前，
观望着不停忙碌的采茶人，瞬间顿悟：茶来到这个世上，不
仅要忍受孕育种子和成长的艰辛， 还要历经采青和枯萎之
变，发酵和杀青之苦，揉捻和干燥之痛，拔梗和风选之别。
但成为茶中的上品和极品，是每一片茶叶努力的方向。 正
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或多或少心中都有一个梦想，舍弃
世间无尽繁华， 远离生活纷纷扰扰， 或遨游于书海丰富自
己，或闯荡社会磨砺自己，不就是也希望像茶那样，能有一
个理想的归宿吗？

时间万物需要机缘，就像蜡烛，需要火柴点燃，才会发
光照亮人间。 而茶也一样，尽管它身价不菲，如果没有水，
也只能贬为普通之物。水对茶至关重要，欧阳修《大明水记》
中，就专论烹茗之水，许次纾《茶疏》中曰：“精茗蕴香，借水
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 ”当茶遇上水，方可形成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方可成就一代茶圣陆羽，以及被誉为
“茶叶百科全书”的专著《茶经》，方可让洋洋洒洒一百二十
行的《寄周安孺茶》诞生于苏轼笔下，以茶史入诗，写得气格
迥凡，并流传至今。

一个人， 努力地追求和奋斗， 希望找到自己人生的支
点，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很多时候，人们总在抱怨机遇擦
肩而过， 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而茶水交融穿越时空的回
味悠长，似乎隐藏着做人的玄机和道理。 如果人是茶的话，
可以称之为良机的水则处处可见，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当茶遇上水，不仅成就了自己，也让芳香永存天地。 我
愿化作一片茶，期待遇上水，并愿用一生去找寻。

葵花灼灼
杜学峰

在盛夏，葵花是令人仰视的植物。 这时节，别的花草树
木都慑于阳光的威力，对太阳低眉顺眼，独有葵花挺直腰
杆 ，昂起头颅 ，以桀骜的姿势 ，向着太阳灿然而开———来
吧，阳光，来得更热烈些吧。

于是，烈日炎炎，葵花灼灼，阳光越是炽热，葵花越是
粲然。 阳光点燃了葵花，葵花点燃了夏天。

路过一个村庄，看到村外的葵花漫山遍野，汇聚成黄
色的海洋，风吹来，葵花摇动，掀起一道道连绵的波浪。 每
一株葵花，都是一张向着阳光的脸庞。 站在高坡上，我分明
听到了它们高亢的呐喊。 走进村里，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
站立着几株葵花，葵花下闲坐的人们，微笑里都有着葵花
的影子。

喜欢种葵花的人，总是顺便把葵花种在心里，种到脸
上的。

在我的老家，母亲也喜欢种葵花，在小院里的篱笆旁，
总是种上一些。 盛夏里，篱笆内的朝天椒举起一支支红色
“标枪”，投向天空；茄子极其谦逊地垂下一张张或胖或瘦
的紫色脸庞；南瓜腆着圆肚子，安卧在绿叶丛中。 这时的葵
花，昂起嫩黄的脸，挺拔而立，守护着小菜园。

那时，我不关心朝天椒，不关心茄子，也不关心南瓜，
我只关心葵花———什么时候能吃上香喷喷的葵花籽呢？ 当
时，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零食实在是不多，嗑瓜子便成了
一种期盼了。

在我急切的目光里，葵花积蓄阳光，收纳月光，吮吸晨
露、雨水，慢慢丰满着自己。 夏日里，一场场大雨汹汹而来，
每次葵花都会被打弯了腰，几乎要折断了。 这让我十分担
心，母亲却笑着说，没事的，它们折不了。 果然风雨过后，它
们重又挺直了腰杆，面向太阳，倔强地盛开，每一个花盘都
像是一张微笑的脸。

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母亲每天忙里忙外，支
撑着这个家。 但我从没见她愁眉苦脸过，她总是微微笑着，
仿佛每天都会有无限的美好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她常对我
说，一个人日子再艰难，也不能整天耷拉着个脸，垂头丧气
的，要有笑容，从心里就要笑，就像葵花一样，天天对着太
阳笑。

人如葵花， 当他以昂然的姿态度过难熬的酷夏时，必
然会迎来自己丰硕的秋天。 这是葵花告诉我的，也是母亲
告诉我的。

心 有 苍 绿
周德梅

妈妈家的门前有一小块空地，经年累月地堆着
一些碎砖石和烂木头，杂乱无绪，很不美观，我说将
它辟出来种些花草岂不更好？

说干就干，我带着孩子们，将空地上的烂木头
搬走，再挖捡出下面的碎砖烂石，用粪箕抬走，铺在
一些偏僻的小路上。 孩子们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搬
的搬，挖的挖，抬的抬，最小的那个，捧着一个装着
泥土的木盒子，专门捉挖出来的蚯蚓，说是养着给
他爸爸去钓鱼。

很快那块地就整出来了，翻过来的土块，晾晒
了一天，又整细了一些，小孩子便在上面种了一些
四处寻回来的花苗。花苗很细小，叫不出名来，我只
认识一种是叫做太阳花的。 实在是季节不对，不是
栽花的时候，小孩子们已经尽力了，到最后还是有
一个小角落空着，我便种了一些小葱在上面。

种过花草没几天，我去了上海，呆了二十几天
回来， 竟然看见那片花草已经郁郁葱葱开满了花
朵，花丛里又冒出来几棵西瓜秧和牵牛花，藤蔓蜿
蜒游移，爬上了四周的篱笆网，一个小小的花圃自

然而成。
我难抑喜悦， 妈妈更喜悦：“我天天跟孩子们

说，你们大姑一回来就能看见花了，花都开满了！ ”
是啊，花都开满了，其实花没开我也喜欢，只是妈妈
看见花开，会为我而开心，我会为妈妈的开心更开
心。

自小爱花如痴，其实不止是花，春华秋实，无不
热情相待，所以连隔壁的婶婶也会在百忙之中过来
问问孩子：“你们大姑姑呢？ ”“大姑在睡觉！ ”“我们
家后门口的木槿花这两天开得非常好，叫你大姑姑
去看！ ”木槿花是好，但好的还有很多，就像婶婶来
叫我，我没有看见花，就已经感觉十分好了。

更好的还有，看那廊檐下的凤仙，一串红；沟溪
边的栀子、黄花菜、蝴蝶花；溪桥边的梨树、柿树；院
子里的葡萄、石榴；猪圈瓦楞上卧着的南瓜，南瓜青
藤下摇摆的肥鸭，牵牛花蓝色的小喇叭，房顶上摇
曳的狗尾草，狗尾草后面碧澄的天空……

晚烟里，乡村四周的庄稼轻轻起伏，没有山也
像层峦叠嶂。

浪花里的精灵 王梅芬 摄

人生百味

心香一瓣


